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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背景

 清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19岁的纳兰性德与17岁的卢氏成婚。纳兰卢氏父亲卢兴祖官至两广总督，是两省的最高军政长官，封疆大吏。有关卢氏的记述道 夫人生而婉，性本端庄，贞气天情，恭客礼典。明珰佩月，即如淑女之章，晓镜临春，自有夫人之法 幼承母训，娴彼七襄，长读父书，佐其四德 。从中可以知道卢氏是一个美丽端庄、有教养、有文化、三从四德的标准淑女。

 纳兰性德成婚3年后，妻子卢氏因难产而亡，年仅21岁。生离的无奈已令词人哀愁，不期而至的死别就更令其肠断了，从此以后， 悼亡之吟不少，知己之恨尤多 ，无论是亡妻的生辰、忌日，还是词人身在家园塞上，始终没有停止他的哀吟婉唱。

 纳兰性德在卢氏亡后，词风也为之改变，悼念之作不止，哀吟之唱不绝。

 词作赏析

 《金缕曲 亡妇忌日有感》是纳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。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，皆血泪交溢，语痴入骨。此词尤称绝唱。词从空阶滴雨，仲夏葬花写来，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；又以夜台幽远，音讯不通，以至来生难期，感情层层递进，最后万念俱灰。此生已矣，来世为期？全词虚实相间，实景与虚拟，所见与所思，糅合为一，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。纳兰词 哀感顽艳 、 令人不能卒读 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 词起得突兀： 此恨何时已？ 此乃化用李之仪《卜算子》词 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已 成句，劈头一个反问，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、无穷无尽的哀思。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，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；又恨人天悬隔，相见无由，值此亡妇忌日，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。 滴空阶、寒更雨歇，葬花天气 三句，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。 滴空阶 二句，化用温庭筠《更漏子》下阕词意，温词曰： 梧桐树，三更雨。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 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，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，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，温飞卿是为离情所苦，纳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，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，故其凄苦更甚。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，此时已是夏天，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，故称 葬花天气 。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：其一明属夏夜，却称 寒更 ，此非自然天气所致，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；其二是词人不谓 落花 ，而称 葬花 ， 葬 与 落 平仄相同自非韵律所限。人死方谓 葬 ，用 葬 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，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，却如落花一样 零落成泥碾作尘 。如今之 葬花天气 ，妻死整整三年，仿佛大梦一场，但果真是梦也早该醒了。 不及夜台尘土隔，冷清清一片埋愁地 二句承上句来，人间无味，倒不如一抔黄土，与人世隔开，虽觉冷清，却能将愁埋葬。夜台，即墓穴。埋愁地，亦指墓地。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。 钗钿约，竟抛弃 二句，再从自身痛苦生发，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，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，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。古时夫妇常以钗钿作为定情之物，表示对爱情的忠诚。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，乃双股笄，钿，即金花，为珠宝镶嵌的首饰，亦由两片合成。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。

 下片开头，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以后的情况。这当然是以人死后精神不死，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。此亦时代局限使然，也未尝不是词人的精诚所至，自然无可厚非。 重泉若有双鱼寄。好知他、年来苦乐，与谁相依？ 重泉 ，即黄泉，九泉，俗称阴间。双鱼，指书信。古乐府有 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 之诗，后世故以双鲤鱼指书信。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，一定得问问她，这几年生活是苦是乐，他和谁人伴。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及。词人在另两首题为《沁园春》的悼亡词中也说： 记绣榻闲时，并吹红雨；雕栏曲处，同倚斜阳。 又曰： 最忆相看，娇讹道字，手剪银灯自泼茶。 由生前恩爱，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，钟爱之情，可谓深入骨髓。词人终夜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欲以重理湘琴消遣，又不忍听这琴声，因为这是亡妻的遗物，睹物思人，只会起到 举杯消愁 抽刀断水 的作用，而于事无补。湘弦，原指湘妃之琴。顾贞观有和性德《采桑子》云： 分明抹丽开时候，琴静东厢， 孤负新凉，淡月疏棂梦一场。 由此可以看出卢氏在日，夫妇常在东厢理琴。理琴，即弹琴。捎信既难达，弹琴又不忍，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。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，性德于其妻死后， 悼亡之吟不少，知己之恨尤多。 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，也当成挚友，在封建婚姻制度下，这是极难得的。词人欲 结个他生知己 的愿望，仍怕不能实现： 还怕两人俱薄命，再缘悭、剩月零风里。 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，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。缘悭，指缘份少；剩月零风，好景不长之意。读词至此，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。新婚三年，便生死睽隔，已足以使人痛断肝肠，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，这个现实不是太残酷了吗？在封建制度下，婚姻不以爱情为基础，故很少美满的，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，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。许多痴情男女，只得以死殉情，以期能鬼魂相依。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，已是进了一步。但又自知无望，故结尾 清泪尽，纸灰起 二句，格外凄绝。[1]

 名人点评

 严迪昌点评：词人在《采桑子 塞上咏雪花》词中有 不是人间富贵花 之句，这一令人惊悚的心音，可说是不自在、不安宁的灵魂的集中发露。卢氏这位帏内红粉知己的逝去，加深着他对 人间 的厌弃和逆反感。三年祭的悼亡心曲的重心正落在 料也觉、人间无味 上。说 也觉 ，是指亡妻认同自己的感受有共识，这绝对是 知己 感，从而益坚缘结 他生 的心愿。纳兰的苦心驱笔，思路从 梦 与 醒 的对应点的转化切入。三载魂杳，是 梦 还是 醒 ？ 是梦久应醒矣 ！上片从 不及夜台 起转出对亡妻的怜爱，钗钿约抛，自怨怨人，乃痴苦莫名难解语。于是启起下片的心祭。 他生 缘悭 句，语痴入骨，情伤肠断，超时空的血泪交溢的内心独白，诚属惊心动魄又令人不忍卒读。 清泪尽 时 纸灰起 ，是否是亡妇 年年犹得向郎圆 的知己之心的暗示或显灵？嘉庆年间词人杨芳灿在《纳兰词序》中说：其词 韵淡疑仙，思幽近鬼 ，这阕词可谓是后一句范本。所谓 思幽 ，实系词人将追求与失落相交融而又毫不涂饰地痛楚抽理。

 王步高鉴赏：这是一首悼亡词，作于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五月三十日，这一天是其妻卢氏死亡三周年的忌日。这时纳兰性德二十六岁。据徐乾学所撰《纳兰君墓志铭》载，性德之 配卢氏，两广总督、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右都御史兴祖之女，赠淑人，先君卒。 据1977年出土的《皇清纳腊氏卢氏墓志铭》载：卢氏 年十八归 成德。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卒，春秋二十有一，生一子海亮。 卢氏与纳兰性德结婚时，性德二十岁，婚后三年她便去世了，但其夫妻感情深厚，今存《饮水词》，悼亡之作便占很大篇幅。纳兰性德生长富贵之家，为承平少年，乌衣公子，丧妻使他尝到人生的苦涩。这首《金缕曲》是诸悼亡之作中的代表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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